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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国家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都有着

各具特色的民俗和文化，但同时都有着统一的身份认

同，即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相互团结、共同奋斗，推

动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不断向前发展，并

在这个过程中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学作

为社会生活的反映，必然会表达出人民在创造美好新

生活过程中的集体风貌。各个民族的作家在他们的文

学活动中，将个体的身份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都

融合进文学创作中，并最终指向国家认同。文学作为

一种话语实践，成为多民族作家们不断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媒介。

“多元一体”植根于各民族的互动互融

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在、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多元一

体的结构。学者费孝通认为：“中华民族起源、形成、发

展的历史，其族体结构与文化发展，是以‘多元起源，多

区域不平衡发展，反复汇聚与辐射’的方式做‘多元’与

‘一体’辩证运动的汇聚融合的结果。”可以说，这一民

族实体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特别是进入

近现代之后，面对殖民主义的入侵与帝国主义的压迫，

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组成抵御外敌的统一战

线。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华民族”由此前“自然”、“自

在”的状态转为“自为”、“自觉”的状态，全国人民的心

气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由此可见，中华民族共同体并

非是想象的产物，而是根植于历史、文化与血脉，有着

浓厚的传统。在现代文学阶段，一大批优秀作家积极

用自己的笔墨书写全国人民的团结抗争史。老舍、萧

乾、端木蕻良等众多少数民族作家也都写有相关主题

的作品。这些少数民族文学的集合，论证了中国少数

民族文学具有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传统，它是中华民

族集体意志的体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人民都欣喜于新政

权的确立、新权利的获得，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

进程之中。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家笔下，经常涌

现出来的是人民为创造新生活而不断奋斗的场景。党

和政府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的主题，从本国国情出发，总结历史经验，借鉴其他国

家的有益做法，确立并实施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

民族区域自治和各民族共同繁荣为基本内容的民族政

策，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民族政策体系。70余年来，在

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虽然各民族、各地区的发展有

些不同步、不平衡，但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宗旨从未

改变，始终追求“发展路上，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得益

于党的坚强领导，各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得以不断

向前推进。特别是近些年来的脱贫攻坚实践，极大缩

小了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极大促进了各

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在脱贫攻坚伟大

斗争中，全国各族人民以共同意志、共同行动，完成了

这项对中华民族、对整个人类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伟业，

极大增强了大家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凝聚力和向心力，

进一步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在文学领域，

作家们积极书写人民奋进过程中的每一个脚印，为时

代树碑、为人民塑像、为民族立传，在对时代命题的思

考与表达中彰显了人民的精神风貌。

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辩证统一

由于旧中国与新中国民族政策的差异，新旧中国

的民族书写各有不同。旧中国由于夷夏之辨的存在，

一些少数民族被视为蛮夷，一些民族文化被视为落后、

半文明的文化，一些少数民族作家备受歧视。新中国

成立后，中国诸多少数民族身份被识别、公开，少数民

族作家受到极大重视。在这个过程中，涉及到民族身

份认同的问题。

萧乾在《萧乾选集》自序《遥远的祝福》中写到

1949年之前的民族身份问题：“好在那时不大填表，填

也轻易不问‘民族’。偶尔遇到非填不可的时候，我为

了怕受歧视，干脆只填个‘汉’字。”可是1949年后，情

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时少数民族不但不受歧视，

还特别吃香哩”。老舍在新中国成立前未公开自己的

族属，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便公开说明自己是满族。费

孝通在论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特征时，对此颇有感慨：

“我在解放前的确没有听到过语言学家罗常培、文学家

老舍是满族，他们都是在解放之后才公开民族成分

的。当然，我们这些汉人和他们相处时并不会感到我

们之间有什么民族差别。在没有公开他们的民族成分

之前，他们都知道自己是满族。”这些作家始终深爱着

自己的民族，但到了新中国，由于平等的民族政策，再

加上民族身份的确认等因素，他们的民族身份才被公

开，民族身份认同进一步得到强化。

伴随着党和国家平等民族政策的推行，少数民族

文化、文学得到进一步的重视。神话、史诗、传说等民

族、民间文学作品得到了充分的整理。在文人创作方

面，少数民族作家井喷而出，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视角书

写本民族的故事，展现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景观。

例如，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以诗意的笔调把环境、景物

的描写和人物的精神世界紧密结合起来，《茫茫的草

原》等作品显得格外清新、明朗、质朴，散发着浓郁的草

原气息，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在

《自画像》中用排比、回环和抒情的方式塑造出一个从

大凉山生长起来的彝族诗人形象：“啊，世界，请听我回

答：我——是——彝——人！”藏族作家扎西达娃在《西

藏，隐秘岁月》等小说中展现了西藏社会的变迁，表现

西藏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进程。还有很多的作家、诗人，

随着民族身份的认同、民族意识的觉醒，不断书写带有

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身份认同感的作品，创作了

内容上与形式上都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佳作。

当然，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身份认同是和国家认

同结合在一起的。56个民族56朵花，大家都生长在

中华民族这个大花园里，都以各自的特色展现花意的

盎然。具体到文学创作上，作家们一方面关注本民族

的问题，同时又将这一民族问题放到全国的大格局中

进行考量，呈现出一种整体性的融合视野。那些既有

民族特色又有全国典型性的题材、命题，最为得到作家

们的关注。比如前面提到的脱贫攻坚题材写作，每个

民族、每个地区都有各自的样本，但都属于全国一盘棋

的共同行动的一部分。再就整个文学领域而言，每个

民族、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题材、风格，但都是中国文

学这个大集体的组成部分，都在从不同的视角讲述中

国故事。

新时代民族文学创作：从借鉴走向融合

各民族文学之间在题材、体裁、人物等各个领域的

相互借鉴，是源远流长的。我国流传的民间史诗、传

说，存在很多相似的源头、原型，体现了不同民族之间

自古以来就是互相融合的。各个民族的文学有悠久的

传统，它们是在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中创造出来的。

这些不同的民族文化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宝贵财富

和不可缺失的一环。现在，我们进入了新时代，民族文

学创作也体现了从相互借鉴到相互融合的趋向。这种

融合，有着多方面的条件和原因。一是随着教育的普

及，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受教育水平，与汉族青年作家

几乎没有任何差异。二是随着新媒介技术的发展，我

们面对着一个共同的网络世界，而且这个网络世界与

现实世界有着相互缠绕的关系。因此，作家们不会因

为地理（生活环境）的差异，而产生思想、意识、观念上

的过多差异，因为大家面对的都是相似的语境和命

题。而且，人口在不同城市间的频繁流动，进一步强化

了这种趋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学和汉族文学之间，

各个少数民族文学之间，区别似乎不再那么大。现在

读一些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它们不再聚焦民族意象，

而是关注个体在城市中的命运沉浮，因此，如果作者不

专门标明自己的民族身份，读者仅仅依靠作品的内容，

很难再鲜明地感受到其中有什么民族特色。当然，并

不否认，还有很多作家依然在聚焦民族生活、民族事

项，但他们在处理这些题材的时候，不是站在民族内部

的视角来书写，而是跳出来，在全国、全球化的视野中

进行考量。也就是说，伴随着城市化进程以及全国不

同民族、地区人口的流动，不同民族之间了解增多，大

家更加善于换位思考。少数民族作家以现代性视角重

新审视本民族文化。他们不再秉承狭隘的民族本位主

义，而是抱着开放包容的心态，既能发现本民族文化的

优点与长处，又能认识到本民族文化的不足，创造出一

种具有融合性特征的新文化。

（作者系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青年教师）

在21世纪已走过20年的当下，回顾和总结

20世纪的壮族文学历程，探讨新世纪20年来壮

族文学的新发展，对壮族文学发展史来说意义重

大。容本镇、张淑云等著的《壮族文学二十

年——文学地理学视域下新世纪壮族文学转型

研究（2000—2020）》近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

版。这部著作是作者申报的广西哲学社会科学

规划重点项目“文学地理学视域下新世纪壮族

文学转型研究”的最终成果。这一研究成果，

无疑是壮族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为当代壮族

文学的发展和壮族作家的培育提供了可供参照

的样本。

容本镇作为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始终

关注着广西文艺评论的发展，特别是在壮族作家

作品的研究上不遗余力。新世纪以来，由于全球

化进程的加快，多元文化格局的呈现，壮族文学

的发展也显现出许多新的特质。进入21世纪，

壮族文学延续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繁荣，在

我国改革开放持续深入推进、国内外市场经济和

信息科技高速发展的冲击下，文学被边缘化的说

法在舆论界此起彼伏，壮族作家面临新的抉择和

转型。怎样转换身份、转变审美、超越地域、书写

民族、拓展文学发展空间，是新世纪壮族文学的

时代课题。这也促使容本镇重点关注新世纪以

来的壮族文学的发展，并把这一问题作为一项重

点课题进行了持续多年的研究。

《壮族文学二十年》正是从新世纪的壮族文

学转型发展入手，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文

学地理学为理论支撑，在作家文化身份、文学审

美精神、地理空间等诸多与文学相关联的语境

中，再现和还原了20世纪壮族文学的发展，深入

探讨新世纪壮族文学在广西乃至中国文学环境

中所表现出来的与众不同的气度、风格与特征。

20世纪的壮族文学经历了从近代文学过渡

到现代文学的阶段，新文学脱胎于旧有的民间文

学。在这个阶段诞生的一批新式文人群体或新

知识分子，接受新的文艺思想、运用新的文学形

式，结合时代主题的变化需要，崛起并逐渐走向

专业化创作的道路。《壮族文学二十年》在对20

世纪壮族文学发展的梳理中，不仅仅关注作家创

作本身，还关注壮族文学的自然地理背景、文化

特征。广西的地理对于壮族文学具有不可忽略

的意义，广西的自然地理、文化地理都是壮族文

学研究中的重要因素。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

时代的变迁，广西的壮族作家几乎都经历了从

“走出”到“还乡”的地理空间的转移和精神空间

的回归。在文学地理学视域下研究解读壮族作

家创作的发生发展，使壮族文学呈现出别样的审

美范式。

进入新世纪以来，壮族文学创作人才辈出、

成绩突出，《壮族文学二十年》充分挖掘作家创作

实绩，展现了一个多维、立体的壮族文学世界。

冯艺、凡一平、黄佩华、韦俊海、石一宁、石才夫、

牙韩彰、严风华、黄神彪、蒙飞、李约热、黄土路、

黄鹏、大朵、龙歌、荣斌、钟日胜、周龙、谢树强、李

荣军、潘莹宇、黄少崇等作家，来自各行各业，他

们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在文学创作中不断

进取。以出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主体的壮

族女作家也在悄然崛起，为广西文坛及少数民族

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陶丽群、李明媚、许雪萍、

潘小楼、韦静波、梁志玲、黄芳、罗南、覃秋林、廖

莲婷、刘永娟等一批壮族女作家的创作令人刮目

相看，她们充分发挥女作家自身的写作优势，同

时结合社会转型期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和时代

发展大潮，把关注女性命运与探讨社会发展相结

合作为自己的创作使命。这些作家构成新世纪

壮族文学创作队伍鲜活的生命力，《壮族文学二

十年》对他们的创作进行了细致地梳理与深入地

挖掘。他们在家乡完成或开启了对异乡的想象，

又在异乡强烈地怀念着故乡故土，絮絮不停地讲

述着家乡的故事。这种与本民族文化血脉和精

神传统无法割舍的情感与情结，成为壮族作家开

放意识的催化剂和创作转型的驱动力。

《壮族文学二十年》为壮族文学研究提供了

自己的思索和见解。作者在研究新世纪壮族文

学的转型过程中，注重多角度全方位地构建新世

纪壮族文学的风貌，通过对作家创作文本的挖

掘，全面而清晰地展现出2000年以来壮族作家

的创作历程。著作总结了壮族文学创作在新世

纪表现出的转型特征：主体身份的转换、审美精

神的嬗变、地理空间的扩大、创作体裁的拓展。

书中这样描述这一转型：“随着社会变革和转型

的持续深化，壮族文学也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

过去所强调的‘民族性’不再作为壮族作家所唯

一或重点关心的方面。他们热爱和关注着本民

族的同时，也以广博的胸襟和开放姿态，把目光

投向了整个中华民族和整个世界，他们视自己的

民族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创作

题材选择和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突破，可以说是

壮族作家‘文学当随时代’的结果。他们从传统

少数民族题材，转向底层叙事与边缘关注，尤其

是关切城镇化时代的农村命运、不同文化碰撞时

的心理与情感，交织着感伤与希望、残酷与温情、

失落与憧憬。壮族作家们表现丰富的生活体验

和感受，带有明显的转型指向。”正是壮族文学所

具有的这样独特的转型特征，突显了其在当代文

学发展中的价值所在。

《壮族文学二十年》的突出特色和主要建树

是运用文学地理学的视角和方法，对新世纪壮族

文学的转型、壮族作家的地理分布、西部地理景

观对壮族文学的影响、多民族人口地理与壮族文

学的多元性等问题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进一

步拓展壮族文学研究的视野。从跨文化、跨族

际、跨地域三个向度探讨壮族文学在新世纪所实

现的深刻的转型。研究视野宏阔与细微兼得，既

有对文学地理学理论兴起与发展的梳理，也有对

小说、散文、诗歌等体裁作品的个案研究。从理

论探讨到个案研究，描画出一幅新世纪壮族文学

发展景观，为壮族文学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展

现了壮族文学批评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内的批

评实绩。

可以说，“文学地理学”作为跨学科的研究方

法，拓展了文学研究的新空间。从文学地理学视

域研究壮族文学，《壮族文学二十年》的价值远远

超越了文学研究本身，还表现出地理学研究的文

学文本转向，从而开掘文学地理学的实践价值，

进一步促进文学地理学的发展。这部著作最为

可贵的地方在于，回顾和总结新世纪壮族文学转

型发展的成就，分析和探讨其发展轨迹，对推动

壮族文学的繁荣发展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与启示

意义。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壮族文学在新

的世纪里出现转型，成功与否、成效如何，值得我

们去研究梳理，这对推动今后的民族文学创作、

促进多民族文学发展繁荣，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

意义。基于新时代的文化语境，这部著作既考察

了壮族作家创作所根植的文化土壤，又紧紧把握

时代脉搏，朝向当下的新时代语境精准分析了壮

族文学创作的转型特征。当代壮族文学以前所

未有的规模和声势汇入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

主流，成为文坛一抹亮丽的风景线。在《壮族文

学二十年》中，作者用详细的案例分析，不仅让读

者看到了新世纪壮族文学在当下语境下的复杂

性，也让我们清晰地感受到了壮族文学独特的审

美特征。

《壮族文学二十年》正视壮族文学发展所面

临的问题，并努力探索突破发展瓶颈的路径，对

壮族文学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对策建议，即实现新

世纪壮族文学的转型发展，必须在“坚守”中“创

新”：坚守壮乡故土，创新文学品格；坚守民族特

质，创新表现内容；坚守人文精神，创新表现形

式；坚守现实生活，创新写作观念；坚守资源优

势，创新文学机制。这不仅对研究当代壮族文学

的发展走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当下中

国的地域文学研究以及多民族文学研究具有重

要的借鉴价值，同时为经济欠发达地区作家的培

育提供了一种路径。

以文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文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刘君君刘君君（（土家族土家族））

壮族文学的坚守与展望壮族文学的坚守与展望
————评评《《壮族文学二十年壮族文学二十年》》 □□钟世华钟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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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是人类纯粹精神追求的产物，因而，几千年

来，抒情性是诗歌的基本特征之一。而综观当下中国

诗歌，在“及物”观念和写实思潮的影响下，对“叙事化”

一边倒地“追捧”，对抒情性的重视和探索却“知音稀

少”。笔者认为，这非但不是中国诗歌的“正道”、出路，

而长此以往，将会把中国诗歌引入死胡同。

我觉得，中国新诗百年来，始终处于一种摇摆不定

的探索进程之中，并没有真正地走向成熟。就拿抒情

化和叙事化来说，过去是抒情化的天下，现在是叙事化

的时代。在我看来，叙事化固然有利于回避“假大空”，

回避空洞和滥情，但是，一旦叙事化泛滥以后也成灾

了，它的直接后果就是诗歌缺失了“精神性”和“神

性”。诗歌的首要任务是表情达意，表现人的精神感

受，所以完全离开了精神性（升华一点就是神性），那怎

么行呢？诗歌写作应该带有一点精神性，否则一味地

“面无表情”、无动于衷地追求干巴巴的叙事，我认为不

仅没有回归诗歌的本真性，反而是把诗歌拖向了“僵尸

化”。诗歌应该是有情感温度的。这个“情感温度”，不

一定非要在诗歌文本里“抒情”出来，但是创作者绝对

要“有情”，创作时他的内心一定要有情感温度。诗歌

之“美”，包括了文字之美、韵律之美、思想之美等多个

方面。所以，中国新诗叙事化追求，不应该只是简单化

的叙事，同时应该注意内在的抒情。

有学者这样给叙事诗下定义：“叙事诗的内容本质

是抒情性。离开这一点，叙事诗的内容就会同其他不

是诗的叙事作品划不清界限。”“叙事诗当然要叙事，要

合适地处理好事与情的关系，要在抒情中叙事，叙事中

抒情，具有分明的抒情气质。”“叙事诗的抒情性表现为

它以诗的抒情原则统驭叙事而不是相反。”这些观点试

图表明，即使是“叙事诗”，也应当包含一定的抒情性。

可是，你看当下的一些诗人，他们还在对“叙事”和“抒

情”采用一定的平衡术吗？他们玩的似乎只是“叙事”

了，比的只是谁的叙事技术和手段要高明一些，至于抒

情，对不起，那不是他们考虑的范围。甚至有人认为，

抒情是陈旧、老套、过时的传统写法，是不及物的、凌空

蹈虚的。可是，他们忘记了，离开“抒情”，叙事诗就会

同其他不是诗的叙事作品划不清界限。难怪现在说到

诗歌，有人会说：“诗歌嘛，就是分行文字。把随便一段

话拿来用回车键分一下行就是诗了呗！”

对抒情的忽视是一个总体的趋势，但这并不意味

着所有的中国诗人都完全舍弃了诗歌的抒情性。事实

上，还是有不少诗人在诗歌创作中一直保持着极其浓

厚的抒情色彩。另外，还有很多诗人，他们虽然也在自

觉地向诗歌的叙事化靠拢，但是始终把抒情性作为诗

歌的底色和基座。诗人安琪就对笔者坦言，她曾经写

作过一段口语诗，“发现不行，自己还是比较擅长抒情

诗，所以又回到了抒情的路子”。她说：“口语的现场感

就有叙事的元素，就是截取生活的某件事入诗，但中间

还得有巧妙的迂回，如果只是单纯把事情用口语形式

写成诗，就显得浅白。我在迂回上不擅长，总觉得浅白

了。”安琪的这段话，表明了“叙事”的难度，简单直白的

罗列不是真正的“叙事”。当然，这也并不是说“抒情”

就比“叙事”容易，关键是适合诗人自己，而且两者之间

是相互融合的关系，而非“非此即彼”。

我们欣喜地看到，当下的一些诗歌作品，虽然在题目里标明是“抒情”，却不

是传统意义上的、也是现代诗人不乐于见到的“大抒特抒”的“抒情”，而是在叙事

化中达到叙事与抒情间的水乳交融。同时，它们也不是被我辈所诟病的干巴巴

的“为了叙事而叙事”，而是在叙事的形式下，带着情感的温度，并且保持了诗歌

的思想和语言追求，也保持了诗歌精神和诗歌的尊严。这些作品是及物的诗歌，

又是从及物中升华至不及物之境，

是既形而下又形而上、“物”“神”俱

备的好诗作。这些可贵的尝试，为

抒情与叙事的融合奠定了很好的基

础。我们也乐于见到类似的作品，

能够更好地处理时代的大题材，成

为真正的时代性佳作。


